
執著、悲觀、超脫

－西方宗教與東方智慧的對話

樂夢園 

　　剛得知：我申請的資助得到了批准，安撫日本地震受災者之行可

以成為現實了。資助允許我與三人同行，一切經費可以報銷。我即刻

發了條「求同伴」1　的微博。沒想到@2　我者如此多。經過一星期的遴

選，我最終確定了同行者的名單：有過相似經歷並希望賜予受災者信

心的約伯、想佈無畏施以普渡眾生的一行禪師、看透世界相對性且超

脫生死的莊子；我希望，他們的人生觀能夠幫助受災者，讓他們悲痛

的心靈得到救贖。我們相約在受難者藤井家相見。

3日後……

　　到達仙台市後，我依指示來到一座只剩鋼筋構架、僅可勉強住人

的建築前。我歎息著踱步至中庭，見到兩人默然坐在地上。細看來，

其中一人竟雙臂皆斷，情況慘不忍睹，大概就是那位受難者。

　　「咦，約伯，您已經到啦？想必這位就是藤井先生吧？」

　　我一眼就認出了白髮斑駁卻依然體格健壯、精神爍利的約伯。 

「唉，小樂，見到藤井先生的苦難那麼深重，我就一直陪著他3。不過

1	 「求+名詞」為網絡用語，意即尋找+名詞。
2	 「@」為微博評論專用符號，A@B即A對B發的微博進行評論。
3	 〈約伯記〉2:13，轉自《與人文對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 

2011），頁286。原文：「他們跟約伯坐在地上，七天七夜不說一句話，因為他們看
見約伯的痛苦那麼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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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乾坐著也不成事兒。藤井，你有什麼麽煩惱儘管向我們傾訴吧。」

　　「謝謝你們來看我，唉，我……」他哽咽著，彷彿地震的一幕幕

還在腦海中重演，「我原本是個老實的生意人，錢是掙了不少，家庭

也算和睦。現在……我的樣子你們都見到了，妻子孩子都死光了，所

有的產業積蓄毀於一旦，唉，上天要我受這麼多苦難，爲何當初還要讓

我誕生？4」

　　約伯撫摸著他的肩，道：「藤井啊，上帝賜福給我們的時候，我

們高興，他降禍，我們就埋怨麼？5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

華。只有虔誠地將心交給上帝，我們才能得到救贖。」藤井先生抬起

頭：「但我又沒有行不義，上帝爲為甚麼麽要這樣打擊我？」約伯道：「神

的心意，我們無法知道，因他的權能與智慧是那樣無邊無際。6　我也曾

受過這樣的苦，那時我不止喪失了一切，還全身長滿了毒瘡。7　但我從

沒有失掉過信心，所以上帝重新讓我享受義人的光榮。你只有認清自

己的局限，信奉全能的造物主，才能得到拯救。」

　　我忍不住問：「約伯，我們難道只憑信心二字存活，而不做點切

實的行動麼?」約伯說：「行動固然也要有，要存謙卑心、行公義、

好憐憫、愛人如己。」我質疑：「這樣便不會有苦難了？」約伯搖頭

說：「未必，苦難可能是神的試探，但大部分災難的根源都是人類的

罪行，這使得萬千民眾一同遭殃。試問如果我們沒有一心求發展，企

圖像神般全能，這次地震的核輻射，還會帶來這麼可怕的災禍嗎？」

  「這是人的欲望惹的禍啊！欲望是一切苦的根由，是執空為有、執

虛為實、執幻為真的貪嗔癡之念。」附近傳來了溫婉儒雅的聲音。 

「啊，一行禪師，您來多久了？」我朝他行了個敬禮，引他到藤井跟

4	 〈約伯記〉3:10。原文：「要詛咒我出生的那一夜」。
5	 同上。2:10。
6	 同上。2:10。原文：「你問，無知的我怎能疑惑你的智慧；我講論自己所不明白的

事，奇妙異常，不能領悟。」
7	 參〈約伯記〉1: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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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沒多久，只是剛才被這兒的『枯山水』吸引住了，沒想到震後

建築仍有淡泊致遠之感，頗有禪趣呀！」

  藤井苦笑：「不過空空如也，大師取笑了。」一行道：「先生此言差

矣，諸法皆空，『空』正是禪的本質啊！但是空不等於無，『五蘊皆

空』，空掉的是孤立的自我，空的同時也充滿了一切 8。諸行無常，眾

生皆苦。你想離苦去難，唯有了悟緣起性空、無我無常，如此方可超

越一切恐懼。」

  「說得容易，」藤井歎息：「無常二字，將我從一個人人豔羨的幸

福人生推入了不見底的痛苦深淵，又怎不讓我怨恨呢？」約伯搶著發

言：「別去揣測神的心思，神的每一個行動都有深意。惟有行善、行

公義是你可以掌握的離苦去難方式。」一行禪師莞爾：「你們猶太教總

是把世界解釋得那麼神秘。其實無常不過是流變，它固然給你帶來了

苦，但同時也帶來了無窮的可能。沒有無常，一切都靜止，我們還能

存在麼？9　其實你不必為此悲傷，你現在所遭受的一切，都不是你一個

人造成的，我們對此都負有責任。10　此助彼生，彼助此生，像剛才約

伯說的核電站問題就是我們全人類共同造成的啊。」

　　我聽得頭暈眼花，於是請教一行：「大師，你們佛家老談 

『苦』，什麽麼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磐寂靜静11，這般的悲觀，又怎能

帶來解脫？」一行道：「施主問得好，其實看透了空性，也就看破了生

死。一樣東西在誕生前便存在，死後也只是轉化為另外一種形式，本

身無生無死12，我們又爲為什麼麽要為爲形態的改變而苦惱呢？」

8	 一行禪師著，〈般若之心〉，《與人文對話》，頁324。原文：「空掉了一個孤立的
自我同時意味著它的裡面充滿著一切。」

9	 同上。頁328。原文：「沒有無常，一切事物都將不可能存在。」
10	 同上。頁336。原文：「我們對我們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負有責任。」
11	 三法印，即佛家的三項基本原則。
12	 同 8。頁329–331。原文：「我們對我們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負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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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生無死，哈哈，妙！死生為一條13，方死方生，方生方死。

未若照之於天14，因任自然也。」只見一瀟灑若仙的中年男子朝我們

走來。「莊周先生，您可算來了！久慕您的超脫人生，能否將這達觀

心態傳給藤井先生？」我熱情歡迎他。「人之相交，本應游於形骸之 

內15。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16。何況萬物與我本為一17，殘

者實全，全者實殘。又何拘於形之變耶？」

　　我點點頭：「莊子說得好啊，標準本為人所定，誰又真的健全

呢？不過能不受形體的拘束，與天地精神往來，很難啊！」莊子說：

「重在心神，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18。」一行道： 

「道家與佛家真是像極，莊生忘利、忘名、忘我以致寥天一19　之境好

似我佛放下我執之觀！」

　　藤井歎道：「我不執著於功名利祿，可是現在這樣變成廢人一

個，於世無濟，唉！」莊子搖頭：「無用之用方為大用20！所謂棟樑

之材，頂大任、匿己心，豈得自由？今汝形雖殘，而神可遨遊萬里， 

全其本！」

　　我點點頭：「聽三位先生的話，勝讀三十年書啊！當生命遇到大

難，我們常常想出家。因為佛家的悲觀教我們把自我看得很淡，看透

世界的普遍聯繫與永恆發展繼而看破紅塵。然而放下我執可以做到，

極端的悲觀卻難以實現，有幾人能在有生之年涅槃呢？而基督的執著

是一種信心，教我們入世行善，給正義行為提供了理念支撐。然而持

續的執著極易陷入佔有，太過看重人生的目標能否實現。此時道教提

13	 莊子，《莊子》（德充符•二），引自《與人文對話》，頁244。
14	 同上。頁232。
15	 同上。頁243。原文：「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
16	 同上。頁259。
17	 同上。頁235。原文：「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18	 同上。頁224。
19	 同上。頁257。
20	 同上。頁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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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超脫的可能，讓我們看見比得失更重要的是凌駕於一切無常上的

豁達胸懷。藤井先生，人生不是虛無的零，也不是完美的全，但無論

從什麼麽角度看，世界上總是有路可走。悲觀、執著和超脫永遠存在於

生命的動態平衡中，而他們都告訴我們要珍重生命。」

　　藤井先生若有所思，道：「在造物主面前，人類何其渺小！被無

常反復玩弄，於是投身宗教以求救贖。相信神靈並不能改變命運，然

而它賜予我們全新的人生觀，使得我們心胸更寬廣。放下我執、不失

信心、看透相對性，我就真的不痛苦了麼？但是我明白了，生活總要

繼續，改變不了世界的話，起碼我可以改變自己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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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短評

那個星期，日本傳來驚人的消息和影像，東北沿海城市發生了大規模

的地震和海嘯。課堂內，「與人文對話」的同學剛討論過莊子，開始

細味義人約伯無端受苦的故事。夢園同學以「執著、悲觀、超脫」一

文延續了那段日子的對話和苦思，追問釋、道、基督三家為真實的

災難提供了甚麼出路，還要讓虛構人物約伯、歷史人物莊子、當代

越南僧人釋一行親到仙台，把三條出路置放在受難者藤井跟前，讓

他定奪。忽逢巨變，責任在個人還是群體？應視為試探還是轉化的

開端？殘全生死、有用無用，真的無所謂嗎？末了，帶領探訪團的 

「我」以「執著、悲觀、超脫」對比三家之精神，頗有其獨特的 

見解。（王劍凡）


